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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基层通讯员的成长足迹
阎汝山

《周口日报》创刊至今，作为乡
政府的一名通讯员， 我对她可谓情
深意笃。

尽管当时写作条件很差， 身边
也有不理解的人对我冷嘲热讽，但
我对《周口日报》仍然痴情一片，笔
耕不辍，因为每次我去报社送稿，都
会得到编辑老师的热情接待和指导

鼓励。
为了提高写稿质量， 报社经常

举办新闻写作与摄影培训班， 我每
次必到。渐渐地，我的写作知识增长
了， 写稿质量提高了， 还锻炼了意
志，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增强
了工作能力。

我写新闻稿件，拍摄新闻图片，
还创作文学作品，每年都在省、市、
县级新闻媒体发稿近百篇， 且好稿
优稿逐渐增多。1996 年 11 月 18 日，
我采写的《治乱、治瘫、治穷，朱集乡
抓稳定促发展》一稿在《周口日报》
一版头题发表， 我也受到了县委宣
传部的嘉奖。

在摄影培训班中， 我学会了拍

摄新闻图片， 每年有数十张摄影作
品被省、市、县级媒体采用，有的还
上了报纸头版。 2001 年，朱集乡大
雷楼村举办养羊大赛， 我拍摄的新
闻图片《羊披彩带人挂花》，在《周口
日报》一版发表。 2003 年 3 月，《周
口日报》 一版发表了我的摄影作品
《李元民利用大棚育薯苗致富》，河
南电视台的记者看到后， 专程来朱
集拍了专题片。退休后，我经常写散
文、随笔投给《周口日报》。 与《周口
日报》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多次获
市、 县先进宣传工作者和优秀通讯
员荣誉称号， 并光荣加入河南省作
家协会。

我笔耕不辍， 把无限的热爱融
于写作之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新
闻写作有苦有乐、有酸有甜。

《周口日报》创刊 35 周年之际，
我在日记中写下感怀：

业余报道三十年，
酸辣苦甜只等闲。
我与日报同成长，
无限乐趣在其间。

杨脑村的地下党员
———回忆王文芳老师

戴涛

王文芳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周口

市委委员，她曾以教员身份作掩护，
在杨脑村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进行
革命活动。让我们沿着她的足迹，穿
越回那段峥嵘岁月， 探寻发生在她
身上的动人故事……

1939 年 2 月，王文芳来到周口
杨脑学校任教，教授音乐和语文。她
衣着朴素、教学认真，待人诚恳、说
话温和，学生们都乐于与她亲近。

到校后，王文芳首先致力于加
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她
精心选讲 《最后一课》《梦见妈妈》
等饱含家国情怀的文章，带领学生
朗读 ，教授 《流亡三部曲 》《义勇军
进行曲》《保卫黄河》 等革命歌曲，
并讲述许多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
以此激发学生对祖国和人民深沉

的爱。
在发展党的地下组织、 壮大革

命力量方面， 身为杨脑村人的王文
芳，凭借这一便利条件，积极向村民
宣讲革命道理。她先后发展李歌功、
李青田、杨福堂、张大成等人加入中
国共产党， 并吸收李国干和李铭功
为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 她巧妙利
用李铭功和李国干年纪小、 不易引
起注意的特点， 多次指派他们秘密
前往周口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领

取学习文件与宣传材料。
此外， 她还以先锋队员和年龄

稍长的学生为骨干，组织儿童团，每
晚集中学习，宣传抗日理论。

王文芳频繁搜集情报， 保持与
上级党委的密切联系。 她曾多次向
时任市委书记白毅之送交文件或信

件，并带回书籍与宣传小册子；也曾
前往黄楼学校送信， 交到时任市委
宣传部长韩若雪手中； 还曾到胡家
集街西的黄家席行， 将信件交予黄
知菊同志。

1944 年 5 月底 ， 日寇占领周
口，当地汉奸组建维持会，区队部也
相继成立。这群人认贼作父、卖国求
荣，加之沙河决口，洪水淹没房屋土
地，周口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
王文芳和韩若雪的指示下， 李铭功
赴周口散发标题为 《你的脸皮在哪
里》的传单，揭露汉奸组织的丑恶嘴
脸。

王文芳等人带领的杨脑学校抗

日宣传队积极开展救亡活动， 在社
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赢得了广大群
众的支持。许多进步青年受其感召，
毅然奔赴抗日前线。

1948 年，随着“拉锯”局面的结
束，周口彻底解放。王文芳与韩若雪
等同志，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仗酒杀敌
顾振威

高玉森是鹿邑县城的铁杆汉奸。
高玉森本是个教书先生，他面色

青白，身材修长，一副弱不禁风的模
样。 高玉森以花之君子莲花自比，常
摇头晃脑地吟诵“予独爱莲之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东北战事一
起，高玉森又以高山青松自喻，还说
“时人不识凌云木 ， 直待凌云始道
高”。 高玉森在人群聚集处口若悬河
地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唾沫
四溅地高呼“此危难之时，大丈夫当
战死沙场，马革裹尸”。

说得倒是义正词严、 慷慨激昂，
谁也没想到他会被日本鬼子的隆隆

炮声吓破胆，原本笔挺的身板一夜之
间变得佝偻了。小鬼子在鹿邑修了炮
楼后， 高玉森常弯着身子往炮楼里
钻，手里不是掂着烧鸡，就是提着羊
腿，要不就是烧饼油条。

小鬼子爱听曲儿， 高玉森就跟
走街串巷的盲人学曲儿；小鬼子爱喝
酒， 高玉森就用家里本就不多的小
麦、小米、玉米、高粱，以及涡河的清
泉酿酒，绵甜爽净、奇香扑鼻，饮用后
浑身发暖、神清气爽。 这种酒度数低，
酒量一般的人喝个半斤八两也不会

醉。
小鬼子很快就喝上了瘾，经常让

高玉森送酒，还夸赞高玉森是大大的
良民。

妻子玉芝却不愿与“良民”过了，
在苦劝无效后， 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后来玉芝让娘家人拉走了嫁妆，与高
玉森来了个一刀两断。

“也好，走就走吧。”话虽这么说，
高玉森却把自己灌得大醉，哭得跟泪
人一样。

玉芝走了， 没人在耳边絮叨了，
高玉森佝偻着身子，往炮楼跑得更勤
了。

尽管日本兵夸赞高玉森是大大

的良民，他们对高玉森的警惕性却极
高， 不让高玉森碰炮楼里的枪支弹
药， 高玉森送去的食物也让他先尝。
日本人不相信高玉森，小城的百姓更
不相信高玉森，见了他不是躲得远远
的，就是往地上吐唾沫，没一个人愿
意跟他说话。

有一次高玉森喝醉了酒，跑到三
爷家里哭得天昏地暗：“三爷，我心里
难受啊！你说，他们如狼似虎，有枪有
炮， 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先
生，能做什么？ ”

三爷怒目圆睁，声如洪钟：“人不
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亏你是个
读书人，辱没了读书人的斯文，读书
人的脸面都让你这号人丢尽了！你给
我滚！ ”

八月十五到了， 高玉森不顾众
人的怒目而视，左手拿着二胡，右手
抱着酒坛子， 大步流星往村外的炮
楼走去。到了炮楼，见了小鬼子，高玉
森伤感地说：“今天是八月十五，是中
国的传统佳节，是个与家人团聚的日

子。你们远离故国，都思念亲人，我就
给你们唱唱苏轼的 ‘明月几时有 ’
吧。 ”

高玉森唱得如泣如诉， 小鬼子
听得泪流满面。 何以解忧？ 唯有美
酒。 他们端起高玉森倒的酒，咕咚咕
咚喝了起来。 小胡子少尉还算清醒，
瞪着眼喊：“都不能喝多， 还按以前
的规矩，不超过半碗！ 不超过半碗，
咱们就都清醒， 就能对付偷袭的八
路。 ”

每人半碗，大半坛子酒被十四个
日本兵喝了个一干二净，他们很快就
醉如死猪。精通中国话的小胡子少尉
倒在地上时还咕咕哝哝：“奇怪了，这
酒，怎么这么有劲儿？ ”

他们到死也不会知道，这种酒出
酒时如果接得长 （水多， 酒精含量
低），也许可以喝个三斤二斤的，但如
果接得短（水少，酒精含量高），就只
能喝个三两二两。 这种酒看似没劲
儿，其实后劲儿挺大，知道喝多有点
头晕时已经晚了，很快就醉得不省人
事。

饱读诗书的高玉森已将这件事

谋划许久， 他以前拿来的酒接得都
长，这次接的酒最短，按当地话说就
是“酒头”，难怪小鬼子只喝半碗就倒
在地上了。

高玉森眼前闪着玉芝哀怨的面

孔，闪着倒在血泊中的父老乡亲的面
孔，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他拿起刺

刀，狠狠地向鬼子刺去。
一个倒在血泊中的鬼子挣扎着

拉动了枪栓……
这天，村里人都听到了从炮楼里

传来的这一声枪响。 随后，一切都归
于沉寂。

第二天，城墙上高吊着高玉森被
鲜血染红的尸体。

一个文文弱弱的教书先生一下

子干掉十多个鬼子，这在鹿邑引起的
震动丝毫不啻于地震。人们很快就知
道了高玉森的真实身份。 原来，他三
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教书
先生的身份作掩护， 投敌人所好，接
近敌人， 为游击队员提供了很多情
报。

铁匠知道真相后把自己的脸都

打肿了：“我真该死，那天高玉森来打
一把大刀，我把他轰走了。 我咋没给
他打一把大刀让他多杀几个鬼子

呢？ ”
三爷闻讯 ， 禁不住泪流满面 ：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
青。’英雄！我看高玉森就是咱们的英
雄啊！ ”

铁匠和一帮热血青年放下锄头，
加入了抗日游击队。

唱戏的瞎子敲着大鼓，高唱：“东
北战事起，民族危难生。壶里乾坤大，
杯中日月长。 谁说喝酒会误事？ 我看
酒壮豪气生。 武松喝酒打猛虎，玉森
仗酒杀敌兵……”

小小说

你是尘埃你是光
郭西开

我家种了几十棵桃树。
每逢桃子成熟时节，最高兴的莫

过于父亲了。 他总是匆匆忙忙吃过
饭，早早地来到桃园，眯缝着眼，高昂
着头， 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劳动成
果， 每一条皱纹里都夹着一丝笑意，
如春光般明媚，并不魁梧的身躯在阳
光的斜照下显得庄严肃穆。

父亲又准时在凌晨一点钟起床，
喊醒睡得昏沉的我和他一起去城里

卖桃。 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胡乱
洗了脸，来到父亲的车旁，一声不响
地坐了上去，又接着打起了盹儿。 再
次被父亲叫醒，我发现已经到了灯火
通明的集市。

父亲刚找好摊位， 摆好几筐桃，
一位略带疲倦的中年人一边打着哈

欠，一边向我们走来。 他用粗糙的手
指着桃筐问道：“桃子多少钱一斤？ ”
父亲急忙从兜里掏出准备好的香烟，
递到中年人手里，客客气气地说：“一
块二。”中年人接过香烟，并没有马上
放到嘴里， 他用另一只手拍拍桃筐，
又摸摸桃子，拿起一个放在鼻子下闻
了闻，说：“很新鲜，是才摘的。能不能
便宜点儿？ ”父亲已经把打火机拿在

手里， 并没有立刻给中年人点上，有
点讨好似的说道：“桃子是新鲜的，价
格也公道。要不你尝一个？”中年人眼
圈发黑，脸色泛黄，极不耐烦地摆摆
手，对父亲说：“一块钱一斤。 你要同
意，我要三筐。 ”说罢，抬脚欲走。 父
亲很是犹豫，他知道每斤少卖两毛，
三筐就得少卖三四十元， 但要是不
卖，桃子很快就不新鲜了，再加上管
理费和卫生费，更是不合算。 他眉头
紧锁，一只手不停地挠头，也忘了给
人家点烟。 我灵机一动，有了一个想
法，赶紧对父亲说：“爸爸，咱们同意
卖了。 卖完我还要回去上学呢！ ”父
亲听后一愣，扭着头疑惑地看向我，
刚要说些什么， 中年人便催促他赶
紧称重。 父亲看着我， 犹豫了几秒
钟，一跺脚 ，说道 ：“好 ，那就卖给你
三筐！ ”说完，他给中年人点上烟，又
搬了三筐桃， 让我称重。 我拿起秤
杆，和父亲抬着桃筐称了重，然后去
拿本子和铅笔。 我斜眼看向那位中
年人，发现他并没有注意我，而是在
和旁边一个卖西瓜的讨价还价 ，便
迅速在本子上算出了价钱。 我拿着
本子，对他说：“叔叔，称好了。 一共

二百六十斤，二百六十块钱！ ”中年
人扭过头，竖起大拇指，微笑着对我
说 ：“小朋友 ，不错啊 ，速度挺快的 。
你们帮我搬到车上吧！ ”我骄傲地转
过脸，想向父亲炫耀，却发现父亲脸
上呈现出了诧异。 他踌躇了一会儿，
听到中年人催促，没再多想，赶快把
桃筐搬到了车上。

中年人走后，剩余的几筐桃子很
快被卖掉，但父亲的脸色并不如我想
象的轻松，反而越来越凝重，几次张
口想和我说些什么，但都被买主打断
了。

最后一筐桃卖出后， 我高兴得
手舞足蹈， 拿着钱袋晃来晃去。 这
时，父亲默默地把空筐放在车上，转
过身， 脸色铁青地盯着兴高采烈的
我。 我有些心虚，手足无措，嘴唇紧
闭，不敢有一丝声响，也不敢看父亲
一眼。 我知道，长年做生意的父亲对
一筐桃子的重量心中是有数的。这寂
静的一瞬间宛如漫长的几个世纪，我
心中悔恨交加。终于，父亲开口了，他
严厉地问道：“说，怎么回事？ ”我感觉
父亲从来没有如此生气过，但也知道
隐瞒不住，便小声地答道：“他跟咱们

讨价还价， 想让咱们少赚几十块钱，
我就在称重时多给他报了三十多

斤。 ”说完，我偷偷地看向父亲，发现
他的脸色在灯光映照下更加难看。半
晌，他突然夺过我手里的钱袋，快速
地数出一些钱， 头也不回向着熙熙
攘攘的人流走去。 看着步履匆匆的
父亲走进来来往往的人群， 我愈加
羞愧。

夜幕终于退去，在我的忐忑不安
里，父亲踏着晨光回来了，脸上有如
释重负的轻松，头发上的汗珠在晨光
中跳跃着。 他走到我面前，又狠狠地
瞪了我一眼， 说：“做生意允许讲价，
但不能欺骗。 挣钱重要，有些东西比
挣钱更重要！”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脸
上发热，仿佛看到那个中年人竖起的
拇指在晨曦中变成了嘲笑。

此后，在成长的道路上，每当我
走到岔路口，心有困惑的时候，便会
想起父亲的话。

平凡如尘埃，在人群中谁也不肯
多关注一眼的父亲，如一道光，穿透
厚厚云层，照耀万里寰宇，照到我内
心的黑暗之处，在我心底放射出万丈
光芒！

张长安 书

鹭影清涟 解朝中 摄


